
告状
□ 文/周 矢

1961年 底 ，国 家 精 简机 构 ，我 也 被
西安仪 表厂 精简 了 。可是 我 的 老家说我
是吃商 品 粮 的 ，不让 我 报 户 口 。这样 我
口 袋 里 装 着 户 口 和 粮 食 关 系 迁 移 证 却
没 有 户 口 没有 工 资 也 没 有 口 粮 ，那会 儿
买 粮 食 要 有 国 家 给 的 粮 食 供 应 证 才 能
买 到 手 ，我 成 了 一 个标 准 的 黑 人 ，只 能
在 西 安 市 卖 苦 力 换 些 高 价 的 馒 头 混 日
子 。国 家供应 一斤面粉 的 价格是 1角 6
分钱 ，可 是 买 一 个 高 价 馒 头 却 要 5角
钱 ，后 来 又 长 到 了 一 元 钱 一 个 ，这 一 来
我 必 须拼命干 活儿 才 能把肚子填饱 。

这样 混 了 半 年 多 ，拉 架 子 车 ，当 菜
贩 ，换鸡 蛋 ，扛麻 包 ，什 么 都干 过 ，总 算
没 有饿倒在大街 上 。

当 我 从 彬 县 用 猪 夷 子 换鸡 蛋 回 来
的 路上 ，我碰 到 了 和 我 一起被精简 的 陶
宝 中 。

陶 宝 中 问 我 ，你还在晃荡 ？
我说 ，不晃荡 怎 么 办？我得挣钱 吃

饭 。
陶 宝 中 说 ，你还 没 回 仪表厂 ？
他 告 诉 我 ，他 已 经 回 到 仪 表 厂 了 ，

是 到 市 委 去 告 状 之 后 马 上 就 回 去 的 。
他 说 ，你 到 五 狱 庙 门 5号 ，那 里 有 一
个 市 委 接 待 处 ，告 他 仪 表 厂 ，肯 定 让
你 回 厂 去 。

“ 真 的？”
他说 ：“当 然 。仪 表 厂让我们精简 是

个错误 ，你 我 都 是 吃 商 品 粮 的 ，一 告 准
赢 。我都上 班一 个 月 了。”

显 然 是 头 天 下 午 把 柿 子 当 饭 吃
了 ，又 是 空 腹 ，那 天 晚 上 我 先 是 呕 吐 ，
接 着 拉 了 多 半 夜 的 肚 子 ，就 跟 打 开 了
水 龙 头 一 样 ，一 直 不 停 ，连 吃 了 三 次
药 ，总 算 有 了 些 节 制 ，可 是 并 没 有 好 。
我 没 有 躺 倒 ，一 大 早 就 出 了 门 ，临 出
门 时 一 口 吃 了 五 片 药 ，强 忍 着 难 受 找
到 了 五 狱 庙 门 五 号 ，看 到 了 门 口 挂 着
的 市 委 接 待 站 的 牌 子 。

我 走 进 门 ，屋 里 只 有 一 个 中 年 人
在 打 扫 卫 生 ，他 手 里 握 着 抹 布 问 我 有
什 么 事 。我 把 口 袋 里 带 着 的 户 口 迁 移
证 和 粮 食 关 系 迁 移 证 一 起 拿 出 来 放
在 他 面 前 的 桌 子 上 ，然 后 居 然 口 吃 着
说 不 出 话 来 ，大 概 是 因 为 是 第 一 次 告
状 吧 。接 待 站 的 同 志 站 起 来 给 我 倒 了
一 杯 水 ，放 在 我 面 前 ，很 友 好 地 叫 我
别 急 ，先 喝 水 ，喝 了 水 再 说 。就这 一 句
话 ，这 一 个 动 作 ，不 知 怎 么 的 ，我 的 眼
泪 就 流 出 来 了 。我 是 不 由 自 主 的 ，我
一 点 也 控 制 不 住 我 的 眼 泪 。精 简 多 半
年 了 ，再 难 再 苦 ，我 从 来 没 有 哭 过 ，没
有 流 过 泪 。可 是 这 一 会 儿 我 怎 么 也 控
制 不 住 自 己 了 ：我 想 起 我 在 公 车 上 受
到 的 歧 视 ，想 起 半 夜 里 拉 着 架 子 车 去
斗 门 贩 菜 只 两 趟 就 磨 穿 了 的 那 一 双
鞋 ，想 到 因 为 没 钱 买 饭 吃 用 柿 子 果 腹
引 起 的 腹 泻 。我 什 么 也 没 有 说 出 来 ，
站 起 来 就 往 外 跑 ，得 赶 紧 去 找 个 厕
所 ，我 又 要 拉 肚 子 了 。

从 厕 所 回 来 ，我 详 细 地 讲 了 我被

精简 的 全过程 。他一 声 不 响 ，只 用 笔 在
一 个 本子 上 记 ，等 我 说 完 了 ，他 只 说 了
一 句 “你 等 一 会 ”就 拿 起 了 电 话 ，在 笔
记 本 上 查 到 一 个 号 码 打 了 出 去 ，我 听
到 他打 电 话 的 片 断 。他 问 那 边 是 怎 么
回 事 ，为 什 么 你 们 厂 这 样 的 错 误 这 么
的 多 ，为 什 么 把 一 个 青 年 人 扔 到 社 会
上 不 管 不 问 ，上 次 不 是 给 你们 说 过 了
要 你 们 重 新 审 查 一 下 吗 ，怎 么 又 有 人
到 接 待 站 来 告 你 们 的 状 了 。接 着 他就
“ 嗯 ”“好 ”地 听 对 方 说 话 ，还 把 一 个 名

字记在 一 张 纸 上 。放下 电话 ，他把 我 的
户 口 和 粮 食 关 系 迁 移 证 明 全 部 交 给
我 ，又 把 那 张 记 有 一 个 人 名 的 纸 递 给
我 ，叫 我 立 刻 到 西 安 仪 表 厂 大 门 口 去
找 纸 上 写 的 这 个 叫 吴 正 容 的 人 ，告 诉
我 这 个 吴 正 容 是 仪 表 厂 的 党 委 办 公 室
主 任 ，他 会给 我 解 决 问 题 ，首 先 是 解 决
我 吃 饭 的 问 题 。

我 马 不 停 蹄 地 来 到 仪 表 厂 门 前 ，
果 然 看 到 一 个 高 高 瘦 瘦 的 男 子 站 在 厂

子 大 门 前 张 望 ，果 然 就 是 厂 党 委 办 公
室 的 主 任 吴 正 容 。问 清 了 我 的 名 字 ，吴
正 容 就在 厂 门 前 给 了 我 15块 钱 和 30
斤 粮 票 ，问 清 了 我 的 住 处 ，又 郑 重 地 告
诉 我 ，一 周 之 内 一 定 会 给 我 安 排 回 厂 ，
叫 我 安 心 等 通 知 ，千 万 不 要 再 去 市 委
接 待 站 了 。那 一 阵 我 心 里 的 感 激 真 是
无 法 形 容 。我 感 激 市 委 接 待 站 的 那 位
干 部 ，当 场 ，那 么 快 地 就解 决 了 我 的 问
题 ，让 我 从 一 个 无 处 着 落 的 地 方 落 到
了 实 地 上 ；我 也 感 谢 吴 正 容 对 我 的 负
责 ，我 根 本 没 想 到 他 会 在 厂 门 口 就给
我 粮票 和 钱 。

人 是 种 奇 怪 的 动 物 ，在 去 接 待 站
之 前 ，我 几 乎 是 每 天 都 要 出 去 找 活 儿
干 的 。现在 拿 到 钱 和粮 票 了 ，我 又 可 以
买 国 家 供 应 的 馒 头 喂 我 的 肚 子 ，积极
性 一 下 子就 不 见 了 ，好像 饭 票 已 经 在
我 的 手 上 似 的 ，我 不 再 出 去 了 ，整 天 就
在 外 面 闲 逛 或 者 就 在 我 哥 哥 的 家 里 看
书 ，大概 因 为 反 正 有 钱 和 粮 票 ，我 不 愁
吃 喝 了 。

果 然 ，一 周 后 ，二 哥 告 诉 我 ，仪 表
厂 劳 资 科 叫 我 去 一 趟 ，看 来 要 安排 我
的 工 作 了 。

我 兴 奋 地 来 到 劳 资 科 ，还 是 去 年
负 责 精 简 的 一 个 姓 董 的 干 部 人 接 待
我 ，他 告 诉 我 ，没 有 哪 个 车 间 需 要 铣
工 ，要安排 只 有 把 我 安 排 到 副 业 科去 ，
让 我 到 黄 陵 农 场 去 报 到 ，仪 表 厂 在 黄
陵 又新建 了 一 个 农场 。

就像一盆冷水泼在 了 我 的 头 上 ，怎
么 又要让我 去农场呢 ？当 初我 为 什么要
求精简 ，不就是 以为 那样 可 以 回 到 车 间
干 我 的 本行吗 ？没想 到 弄巧成拙精简 了
大 半 年 ，一 个 人在 外 面 晃 荡 ，连 饭 都 吃
不 到 嘴里 。现在转来转去 怎 么 又要我去
农场 了 呢？我 当 场就拒 绝 了 ，说 出 来 的
话却 是 “我 有病 ，我 不 能去”。

劳 资 科 的 人说 ，有病 ？有病 去 医 院
开 证 明 来 ！

证 明 很 好 开 ，我 到 医 学 院 第 二 附
属 医 院找 人 ，很 容 易 就 开 了 个 患 有 皮
肤病 每 周 必 须 诊 疗 一 次 的 证 明 ，再 次
来 到 劳 资 科 。

这 回 我 知 道 劳 资 科 的 人 是 故 意 找
我 的 麻 烦 了 ，他 一 定 是 吃 了 批评 ，对 我
的 告状很 生气 。看 了 我 的 证 明 ，他让 我
回 家 等 通 知 ，说 没 有 什 么 地 方 缺 人 ，什
么 时 候 有 位 置 了 再 说 。这 一 等 就 等 了
一 个 月 。

无 奈 ，一 个 月 后 我 去找 吴正 容 。吴
正容打 了 一 个 电话 ，劳 资科叫 我 马 上 过
去 ，说 ，早就给你安排好 了 ，你跑 到 什 么
地方去 了 ？再 不 来 ，就要算你旷工 了 。

我 当 然不信 ，可是我说不 出 什么来 ，
我 只能等他分配 。他撕下一张调配单 ，给
我填了几个字 ，于是我变成了 一个在供
销科废品库 的 杂工 ，我 的 工作是把所有
送 到 废 品库 的 废 品 分 门别 类 ，铜 、铁 、铝
样样分开 ，整天和垃圾打交道 。

这 是 我 没 有想 到 的 。

迎奥运三赞
□ 文/顾 惠 巧

星 移 斗 转 零 八年 ，万 里 神 州 飘 五 环 。
龙腾 虎 跃 山 河 壮 ，老 兵 新 将 磨 砺 欢 。
帝 京 广 场 圣 火 递 ，中 华 骁 勇 铁臂 传 。
四 月 一 日 东 风起 ，奥 运 冲 浪 正 扬 帆 。

熊 熊 圣 火 和 平 颂 ，全球 欢 腾激情 燃 。
十 九 国 度领 袖 举 ，百 余城 市 热 潮 翻 。

奥 林 匹 克 辉 煌 史 ，文 明 中 华 厚 礼 还 ，
五 月 八 日 珠峰 雪 ，世 界屋 脊插 五 环 。

百 载 遭 欺 百 载 梦 ，扬 眉 吐 气 祭 轩 辕 。
江 南 塞 北 献 绝 技 ，红 颜 白 首 总 动 员 。
人 文 奥 运 友谊 赛 ，体 育 盛 会 “四 化 ”暄 。
山 山 水 水 福 宾 客 ，五 洲 精 英 夺魁 元 。

风 光 范 国 欣

织毛衣的男人
□ 文/宋 步 明

每天 上 班 我 都 要 经 过 一 家 工 厂 的 职 工 宿 舍 楼 ，
楼 是 八 十 年 代 砌 的 那 种 ，在 时 光 的 磨 砺 中 显得灰 暗 、
破 旧 。在 楼 的 遮 荫 处 ，总 是 三三 两 两地 围 坐 着 一 群织
毛 衣 的 女 人 ，她们都 是 下 岗 或被企 业 “内 退 ”的 女 工 ，
不 知 从 哪里 揽 来这 织 毛衣 的 活 ，据说 ，这还 是 “外
贸”，要 卖 给 外 国 人 穿 的 。可这 些 织毛衣 的 活所得 的
报酬 低得惊 人 ，织 一 件毛 衣 少 说 也 要 6小 时 左 右 ，可
是 每件 工 钱 才 8元 ！就是 这样低 的 工 钱 ，女 人们还 是
咬着 牙 做下 去 。

引 起 我 注 意 的 是 ，
在 这 群 织 毛 衣 的 女 人
当 中 居然还有一个织毛
衣的 男 人 ！他四十七 、八
岁 的样子 ，穿着件什么酒
的 广告衫 ，端坐在那里 ，
一声不吭 ，埋头认真地织
着。他的 一双手粗大 、结
实 、暴突着青筋 ，显得有 些笨拙 的手指 非常有耐心地伺
弄着那些柔软的毛线 ，一针上 、一针下 ，倒也织得很快 。

我 历 来看 不惯那种婆婆妈妈 的 男 人 ，更看 不起织
毛衣 的 男 人 ，在 我 原 来 的 工 作 单位 ，有 这 么 一 个织 毛
衣 的 男 人 ，我从来 没 有 和他说 过 一 句 话 ，至 今 那 个 人
也 不 知道 我 不 愿 和他说话 的 原 因 。对 于 眼 下 这 个 织
毛衣 的 男 人 ，我 同 样感 到从心理 上 有 些 不 舒服 。然而 ，
我看 到 的 另 一 番景 象很快改变 了 我 的 看 法 。那次 ，他
放下毛衣 ，摸索着 ，要找什么 东 西 ，原来是 卧放在他身

后 的 一 副拐杖 ，当 他撑着这副拐杖站起来 的 时候 ，我 才
知道织毛衣 的 男 人原来是个残疾人 。让我 更震惊 的 事
情还在后面 。等 我 禁 不住好奇去 向 那群织毛衣 的女人
们了解一 些情况 的 时候 ，才 知道那个织毛衣 的 男 人的
家就在这座楼上 ，这次也 “内 退 ”了 ，妻子是患严重心脏
病 、哮喘病 的病人 。病一发作起来 ，就卧床不起 ，前二年
就下岗 了 。他们还有一个在外地读大学 的女儿 ，一家 的
生 活 来源就在那位残疾人 的 打 了折 的 “内 退 ”工 资 上 ，
也许 ，这位残疾人实 在 没 有 办法 ，只 好打毛衣 ，来补贴

些家用 。用这菲薄 的 工
钱支撑着全家 的 生活 。

我 的 心情 沉 重起
来 ，我再也 不敢有 一点
点 的 理 由 去 看 不 起 那
个织毛衣 的 男 人 ，我 只
有看 不起 自 己 ，每天熟
视 无 睹 地走 过 这 位最

需要帮助的人 ，却连一点点援助也没有尽到 。
我 知 道在 这 个城 市 里 有 很 多 与 那 位 织 毛 衣 的 男

人 不 一 样 的 人 ，有 在 商场 上 叱 咤风 云 的 男 人 ，在 官 场
上 春 风 得意 的 男 人 ，在情 场 上 朝 三 暮 四 的 男 人 ，在 赌
场 上 一 掷 千 金 的 男 人……然 而 ，在 我 的 周 围 ，还 有 很
多 像 那 位织 毛 衣 的 男 人 那 样 的 人 ，卑 微 、平 凡 、善 良 ，
他们坚韧地承受 着 一 切 ，在 困 境 中 ，用 自 己 朴 实 的 劳
动 ，编 织 着希 望 。

他们 才 是真正 的 男 人 ！

桥梁 ·雕像
□ 文/佚 名

那是一座桥梁

一 座　从废墟里

从黑 色 5·12的指缝间

挣扎 着 撑起的

母 爱雕像

柔 弱 的 肩 背

扛 着 死 亡 的 重 量

在努 力 躬起 躬起

世间 母爱 的 最 大 高度

胸膛 慢慢敞开 了

敞成一 隅温暖的 港湾

敞成 了 一 双

有 力 而 美 丽 的 翅膀

紧 紧拥抱着 、守 护 着

那 颗 鲜嫩 的 太 阳

——唇含乳香

那是一座桥 梁啊

—座跨 越 阴 阳 两界的桥 梁

一座中国母亲用血肉之躯

铸起的 伟 大母爱雕像

此 时 此 刻　桥之 东

鲜嫩的太阳 已拱破黑暗

在冉冉 、冉冉升起

而桥之西啊

渐行渐远的 天堂路上

有甜美的摇篮曲隐约传来

风儿　正和 泪 吟唱

那是一 座桥梁

那是一 座雕像

横亘在母爱 的 河床上

矗立在历 史的疼痛 中

奥运收藏品鸡犬升天
仿制纪念品毫无价值

十年前玩邮票磁卡 、前几年热衷书
画 ，在杭州收藏圈 内 已经小有名气的郑
先生 ，一个 月 前购进了几套（一银一金两
枚）奥运火炬纪念章 ，投身于奥运收藏。

在郑先生看来 ，离北京奥运会开幕
不足 500天 ，现在买进奥运题材的收藏
品就好比买进了一批原始股 ，等行情到
高点时抛出就能大赚一笔 。实际情况又
如何？

奥运藏品 几乎鸡犬升天
眼下 ，各类奥运纪念收藏品正成为

收藏圈 内 的畅销商品之一 ，其中 又以各
类纪念币 、邮品最为热门 。

杭州市区一处收藏品市场内 ，做了
近十年古玩生意的 朱老板店 中 ，一套面
值 10元 的奥运纪念币 （每套包括 1盎
司 重的银币 四枚），眼下标价已经涨到
了 3200元/套 ，比金属本身价值上涨了
6 倍多 。

和 朱 老

板相 隔一 条
通道 ，另 有
一家 专营 钱
币 类收藏 品
的 店 铺 ，由
一枚重 1盎
司 的 银章和
一枚重 1/10盎司 的金章组成的奥运火
炬接力纪念章 ，标价为 2500元/套 ，也
比金属本身价值上涨了近 4倍 。

城南一处艺术收藏品 市场 的 一位
商家说 ，一套 1公斤重 的 火炬纪念金
章 ，光论黄金价值十五 六万 元 ，由 于发
行数量有限 ，现在至少上百万元 。

不久前 ，某机构发行了一套北京奥
运银条套装 ，短短几十天 内 就从原来
1850元 的发行价涨到 2500元 。

在金银材质 的纪念币 、纪念章领涨
下 ，一 些 纪 念 牌 、电 话 磁 卡 等 奥 运 商
品 ，连 月 来价格持续 上 涨 。比如 一 种
木盒包装 、单块装 的 银 制 纪 念牌 ，眼
下涨到 了 四 五 百块钱 。商家 介绍 ，这
块纪念牌并 不 是权威机构发 行 的 ，但
市 场 行 情 好 ，再 加 上 本 身 是 纯 银 制
品 ，也跟着涨 了 不 少 。

藏品 价格步步逼近高点
市场里很多人认为 ，奥运是国 内收

藏界百年难得一遇的好题材 ，一些收藏
品 以后会有很大 的升值空间 。那么 ，现
在的奥运藏品有投资价值吗 ？

在钱币收藏领域内 ，一些专业人士
一般会根据收藏品 当 前 的市值 ，以及钱
币 本身 的价值来衡量升值空 间 与 投 资
风险 。

“ 当 一件常规收藏品 当 前 的 市值已
经十倍于其本身价值时 ，我们认为投资
风险很大 ，或者说潜力 已被充分挖掘 。
具备一定的收藏概念 ，差值只有一两倍
时 ，一般就值得购买。”一位收藏界人士
说，“比如一块 1/10盎司 重 的纯金奥运
纪念 币 ，其本身价值约为 500元 ，除此
以外都是收藏附加值 ，当 这个附加值十
倍于其本身价值时 ，这块纪念 币 短期增

值的可能性就不大 ，但如果这块纪念币
数量十分稀少 ，意义 非常重大 ，则 另 当
别论。”

一 些杭州收藏品爱好者十 几年 前
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 。当 时正值猪年 ，
一张面值 50元 的普通电话磁卡猪卡一
度被炒至近 5000元 ，不少民间投资者
都在高价位时跟进 ，最终 当 囤货炒作 的
“庄家 ”将手里的磁卡 出 尽时 ，价格又再
度跌回 到 50元 ，只相 当 于一张电话卡
的 自 身价值 。

除了衡量奥运收藏品本身 的价格
风险系数外 ，正确选择 门 类 也 十分重
要。专家认为 ，根据国 内收藏领域多年
形成的规律 ，币 一类 的收藏品肯定相对
热门 ，贵金属制成的纪念章 、纪念牌 、纪
念卡次之 ，其他一些冷门商品 的增值幅
度会相对较小 。

一些藏品 毫 无价值

浙江省收藏协会副秘书长王玉最
近专门走访了杭州几处收藏品市场 。据
他描述 ，眼下很大一部分纪念章 、纪念
牌 、纪念卡都是民间跟风仿制 的 。在一
些市场上 ，这类粗制滥造 的奥运收藏品
还 占 了较大 的份额 ，此外 ，还 有 少 数所
谓的纯银制品只是表面镀了一层银粉 ，
根本就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。

“判断收藏品是否具备投资价值通
常有三个 因 素 ：一 是制作 工 艺 是否 精
良 ，二是有 无权威机构认证发行 ，三是
发行数量的 多少。”

王玉介绍 ，纪念 币 、纪念章等 主流
奥运题材收藏品 ，一般都需要 由 国家奥
委会授权 、某国家级权威部门发行。像
纪念币 、贵金属材质纪念章等都属于国
家严格监管的 商品 ，伪制 的 商家一般不

敢开具注
释 明 确 的
发 票 。此
外 ，一 般
发行单位
都会对 金
银材质 的
章 币 明 确
标 注 重

量 ，比如 1盎 司 的纯银纪念 币 ，假如实
际称出 来 的 重量与此不符 ，那这枚币很
可能就不是正宗的 。

“ 当 一 件藏 品 符合 以 上 两 个 条件
外 ，对升值要求较高的收藏爱好者还应
该考量其发行数量 ，像奥运题材的纪念
币 、邮票 、电话磁卡 ，如果发行量仅为 几
万套时 ，则说明这件商品稀缺程度较
高。”一些机构会通过虚报发行量来营
造商品稀缺氛围 ，收藏者可以隔段时间
多跑几个市场 ，假如 卖 的 人很 多 ，则要
重新考虑这件商品 的投资价值 。

这在收藏 品 历 史 上 都 有 迹可 循 。
1980年 ，中 国发行了 第一套 由 黄永玉
创作 的猴票 ，由 于 当 时发行量只有八百
万张 ，它从 8分钱面值涨到将近 2000
元 。几年后发行的牛票发行量超过了一
亿张 ，长久以来都没怎么升值 。

辨识
唐代

三彩马

作为 中 国艺术瑰宝 ，唐三彩马可以多方
位地折射出唐文化的绚丽光彩 ，三彩马形体
硕大 、构造复 杂 ，无法使用 普通手 工拉坯法
来完成 ，所以多 用模制法成型 。虽然是合模
制作 ，但所 有三彩马都各具特点 ，几乎 找 不
出 完全一样的三彩马来 。唐代三彩匠师们不
仅对马的外貌特点十分熟悉 ，而且对马 的神
态 、秉性也有深入 的 了解。因 此 ，塑造起来得
心应手 。他们不仅使三彩马在外形上做到了
十分逼真 ，而且充分发挥了艺术想像力 ，恰
当 地运用 了艺术夸张的手法 ，使马 的 内在精
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。

由 于受到藏家 的追捧 ，唐代三彩马一直
是国际拍场上 的亮点 ，成交价屡创新高 ，动
辄就是数万美元 ，精品甚至可达数十万美元
以上 。至今仍然保持着中 国陶瓷
艺术品拍卖最高价的 就是一 匹
蓝黑釉三彩马 ，成交价在 当 时约
合 4955万港币 。

特别 是近年来 国 内 的收藏
热有增无减 ，唐三彩的经济价值
在国际性拍卖活动中扶摇直上 ，
在此大背景下 ，各种三彩赝品以
前所未有 的数量涌入国 内市场 ，
使收藏者真假难辨 。但假的终究
是假的 ，只要收藏者真正把握了
唐三彩的特点 ，鉴定唐三彩的真
伪并不困难 。

（ 一 ）釉 。一般书籍在论及唐三彩鉴定时
都把造型 、胎 、釉作为鉴定的三要素 。但在高
仿唐三彩赝品花样不断翻新的情况下 ，已很
难从胎和造型上发现高仿唐三彩的破绽了 。
惟有把握唐三彩釉面特点 才 能解决这个 问
题 。唐三彩真品表面釉层较厚 ，一般在 0.12
至 0.15毫米左右 ，釉 中 气泡很少 ，用 肉 眼观
察 ，表面裂纹 不明 显 ，更 不会 有横七竖八 的
长纹开片 。由 于多用刷釉法 ，釉面均匀 ，如用
淋釉法上釉 ，也 只是在器物底部釉厚处才能
见到厚薄不均的情况。从本质上讲 ，唐三彩
是一种亮釉 ，其光泽亮丽柔和 ，具有 古瓷器
表面的莹润感 。而赝品通常表面有一种耀眼
的 “贼光”，这主要是 由 于仿品釉 内玻璃质成
分过高所至 。但对于高仿唐三彩来讲 ，用 肉
眼 已很难从釉面光泽来分辨真伪 ，必须借助
高倍放大镜。由 于唐三彩都是出 土器 ，在地

下埋藏了 1000多年 ，其釉表会形成一种极其
特殊的物理现象 ，即民间所说 的 “翘皮纹 ”或
“芝麻釉”，看上去是一些细碎的小开片 ，大小
均匀 ，透明而浅淡 ，片纹两旁的釉微 向 上翘 ，
很少分离 ，故片纹中 一般没有杂质浸入的现
象。但表面脱釉严重的三彩马俑 ，片纹会有分
离现象。而仿品一般开片都较大 ，片纹也较
长 ，横七竖八很不稳定 ，两者之间是有差异
的 。迄今为止 ，作伪者还无法仿出与真品唐三
彩一样的 “翘皮纹”来。因此 ，有无“翘皮纹”是
唐三彩鉴定中最过硬的依据 。

（ 二 ）造型 。真品唐三彩马从造型上看 ，
一般都是头小颈长 ，体壮膘肥 ，臀部发达 ，腿
部强劲有力 ，处处都可透出 一种内在的 、真
实 的美 。其眼睛 、耳朵 、筋骨 、肌肉 等局部雕

琢精细 ，刀 工娴
熟 ，符合实体马
的特点 。而仿品往往是只见其形 ，不见其神 ，
各部器官比例失调 ，线条生硬 。高仿唐三彩
马在外形上一般无可挑剔 ，但在马 的神态上
总会有一 些破绽 。特别 是官墓 出 土 的 三彩
马 ，其装饰物很多 ，件件饰物做工都一丝 不
苟 ，十分到位。而仿品 则很难做到处处都天
衣无缝 。真品三彩马都是使用模制法成型 ，
双模左右拼合而成 ，局部修胎。马肚中 间 留
有一孔洞 ，透过孔洞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脊处
留有合模时 的痕迹 ，并可看到器壁上留有一
些不规则的手工痕迹 。而仿品 内部通常是平
滑的 。真品三彩马尾部和身躯均连为一体 ，
特别是尾部常有残损 。仿品 中 器型较大者往
往采用分件制作 ，有 的在马尾部留有插孔 ，
烧成后再插入 ，然后 再上釉二次烧制而成 。

因此 ，马尾部破绽往往难以掩饰 。
（ 三 ）胎 。真品唐三彩马的胎料大都经过

反 复淘洗 ，杂质很 少 ，用 肉 眼观察 比较柔软
细腻 。但陕西与洛阳 的唐三彩马在胎质上还
是有一些区别 的 。陕西三彩马胎质 多数为 白
色 ，或 白 中 闪红 ，胎中细小颗粒多 一 些 ，显得
略微粗糙一些 ，手感 不如洛阳产那样细腻 。
有些产品坯体修整略显草率 ，不如洛阳产光
洁 。有 的底部有短小 “窑缝”。用放大镜观察 ，
可看到细微的铁褐色 杂质 ，胎体分量略重于
洛阳产三彩马 。而洛阳产三彩马 的胎质更为
洁 白 细腻 。其所用瓷土性质 同 高岭土一样 ，
具有坚柔粘韧的特性 。基本色调为 白 色 ，也
有 白 中略微泛黄的 。露胎处手感极为细润 ，
但硬度仍然很高 。仿品通常由 于原料淘洗不

净 ，使胎质 杂 质较 多 ，显得 比
较粗糙 。有些仿品火候掌握不
当 ，会使胎质 过硬 ，叩 之会发
出 类似瓷器的清脆声 。对于高
仿三彩马来讲 ，仅从胎质 已 无
法可靠地辨别其真伪了 。遇到
这种情况就只 能从其他方面
来考虑了 。

（ 四 ）化妆土 。唐三彩马的
底板和马上人的头部一般都不
上釉 ，唐代工匠在制作三彩马时
总要在底板和马上人的头部刷
上一层 白色的化妆土 ，然后再根
据需要 ，在马上人的头部用各种
颜料上色开相 。由于三彩马在地

下埋藏了上千年 ，出土后 的三彩马底板和马上
人面部的化妆土常常会出现斑驳脱落的现象 ，
这种 自 然形成的缺陷呈现了一种 自 然美 ，也是
我们辨别真伪的一个重要依据。

（ 五 ）其他。除此之外 ，还有许多方法可以
辨别唐三彩马的真伪 。比如 ，唐三彩马大都站立
于一块底板之上 ，通常立马的底板都是长方形
的 ，菱型 、前缺角和中空底板比较少见。提腿三
彩马的底板大多是三角形的 ，其他形状的较为
罕见。每匹马的底板尺寸 、厚薄都有一定规律可
循 ，一般都与马的形体相对应 ，大马配大底板 ，
中马配中底板 ，小马配小底板。迄今为止 ，还没
有发现一匹三彩马的底板与马躯体不匹配的 。
仿品提腿马的底板一般都做成长方形 ，且缺乏
陈旧感 ，遇到这种三彩马 ，应格外小心 。

青铜作伪九种方法
近年 来 ，古 玩 市 场 上 常仿 冒 古 代 青

铜 器 出 现 ，让 人 难 辨 真 伪 ，下 面 就 向 您
介绍青铜器作伪 的 几种方法 ：

仿 古 法 ：仿器 一 般仿得 比 较 准 确 ，
若 不 细 心 观 察 ，给 以判断真伪 。但 不 论
仿得如 何 准 确 、逼 真 ，其 铜 质 、花 纹 、颜
色 均 与 真 器 有 别 ，风 格 也 迥 然 有 异 。同
时 ，仿器 比 真器 重 ，有 压 手 感 ，这 是普遍
规律 。

拼 凑 法 ：又 称 “插 帮 车”。或 同 几 个
旧 器 中 的 残块拼成新器 ；或真器 中 缺失
了 一 部 分或 几部 分 ，另 取其他器 的 残块

按格 局 修 完整 ；或真 器 中 本 无 某部 分 ，
却 节 外 生枝 ，添枝加 叶拼成新器 。

改 造 法 ：即 以 某件 旧 器修改 成 为 一
种风格独特 的 新器形 。作 为 伪 者将一 些
不 易 卖 出 的 或 价 格 便 宜 的 器 物 加 以 改
造 ，成 为 新器形 。如原器本 无梁 无盖 ，而
改成 有 盖 的 新器 ；或原器残存 一 部 分 ，
将其改成 另 一 种新器 。

加 花 法 ：即 真器 上 原 有 简 单 纹 饰 ，
作伪 者 选 择合 适 的 光 素部位 ，刻 上 相 宜
的 花纹 ，一 般 来说 加 刻 的 花纹 与 原器 花
纹 是一 致 的 。

掏 花 法 ：即 在 原 本 无 花 纹 的 器 物
上 先 錾 刻 花 纹 ，再 沿 着 花 纹 将 无 花 部
位 掏 透 或 掏 空 ，使 原 器 变成 一 件 镂 空
之 器 。这 种 掏 花 的 作 伪 法 ，不 仅 刀 痕 明

显 ，而 且 不 符 合 器 物
的 特征 。

添 铭 法 ：即 真 品
本 无 铭 ，后 在 其 上 錾
刻 伪 铭 。后 錾 的 铭 文
文 笔 均 匀 ，字 体 呆 板 、
松 散 、不 自 然 ，字 口 面
宽 底 窄 ，同 时 有錾痕 。

增 铭 法 ：即 真 器
上 原 有 铭 ，但 铭 文 简
单 ，作 伪 者 在 真 铭 前
后 增 刻 伪 铭 ；或 真 器

上 本 应 对铭 ，因 器 缺失 某部 分使 铭 文 残
缺 ，修 配 时 连铭 文 也 一 起 刻 出 。在 器物
上 增 刻 伪 铭 后 ，伪 铭 的 锈 色 、地 子 与 真
铭 不 同 ，字 口 也 明 显 不 同 。

补 铭 法 ：即 真 器 上 原 有 铭 ，但 铭 文
中 缺 字 ，作 伪 者 将 其 补 上 ；或 真 器 上 本
无 铭 ，后 刻 上 伪 铭 ，因 某 种 原 因 漏 刻 了
字 ，后 来 又补刻 上 。

腐 蚀 法 ：这种 方法 是在 青 铜 器 需 要
刻铭 的 部 分 涂 上 蜡 ，在 蜡 上 刻 好 字 ，然
后 用 三 氯化铁在 刻 好 的 字 口 上 咬 腐 ，然
后 将蜡去掉 ，就会 出 现 凹 陷 的 字 口 。


